
佛 教 人 生 观 (上 )

陈明晖

人为什么活着 ? 人生的意义
、

价值
、

目

的何在 ? 什么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和 人 生 理

想 ? 对此类问题的解答
,

谓之人生观
。

只要

是个智力成熟
、

精神正常的人
,

便不会没有

他的人生观
。

人生观
,

是人对 自己存在理性

审察的结果
,

持有人生观
,

可谓人这个被亚

里斯多德称为
“
理性生物

”
的东西

,

与低一

等的畜类之重要区别所在
。

愈是智力发达的

人
,

愈是严肃认真地审视反思人生
,

确立自

以为是的人生观
。

柏拉图说过
: “

一种未经

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
。 ” 只有精神不

健全的人
,

才会不思考人生而象猪犬一样浑

浑噩噩地活着
。

人生观是人生旅程中的能源和方向盘
,

乃人全部生命的支柱
。

人生 观 的 正 邪
、

高

下
,

决定着一个人行为的邪 正
、

品 格 的 高

卑
、

生命的价值
。

确立正确的人生观
,

是做

人的第一大事
,

先儒所谓
“
立 乎 其 大 本 ,

者
。

然而
,

正确人生观的建立
,

殊非易事
。

只要审察一下人生观所回答的问题
,

便不难

发现它牵涉面极广
、

内涵极深
:

它关涉人在

宇宙中的地位
、

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
、

宇

宙万物的本质
、

人的本性及自性潜能等重大

问题
。

这些问题
,

早就被人类科学文化列为

根本课题
,

孜孜探究了数千年之久
,

直到今

日 ,

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全部成果
,

恐

怕也未必能给 出 圆 满 答案
,

人生观问题
,

当然也就难以由科学知识提供具权威性
、

客

观真理性的定论
。

几千年来
,

东西方无数哲

人俯仰低回
,

内省外照
,

提出了各种各样的

人生观体系
,

或悲观或乐天
,

或 达 观 或 椒

世
,

或崇天命或重力行
,

或主禁 欲 或 倡 纵

欲
,

或将人安身立命之本仰托干神谕
,

或将

人生观的依据置干某种瑜伽的体验
,

众说纷

纭
,

莫衷一是
。

然不论依何种人生观生活
,

大概都难以消除某些人生的困惑
,

或难以避

免某种弊端
。

时至今 日
,

科学虽高度发达
,

人生观却大有衰退萎缩之势
。

在 发 达 国 家

中
,

受流行思潮浸润 的 芸 芸 众生
,

不是在

那种为古代哲人鄙弃的 纵 欲主义
、

消费主

义人生观引诱下
,

拚命逐物
,

一任灵魂被腐

蚀糜烂
,

行径沦 于畜类
,

便是在信仰崩溃
、

自我丧失的困惑下
,

因找不到正确的人生归

途而苦闷仿徨
。

流风所向
,

全球披靡
。

可以

说
,

在人欲横流
、

危机四伏的现 代社会
,

人

类最为匾乏的
,

不是 自然界的能源
,

而是精

神能源— 一种正确的人生观
。

1
.

和许多古代哲学一样
,

佛教也把树立正

确的人生观列为人生之首务与大本
。

佛法四

圣谛中第一苦谛
,

便专门回答人生观问题
,

就广义言
,

四圣谛中的集
、

灭
、

道三谛
,

及

三法印
、

一实相印等佛学基本原理
,

戒定慧

三学及菩萨行六度
,

皆是关于人生观问题的

答案
。

小乘修行道的八正道
,

以正见为首
,

大乘菩萨行六度
,

前五度皆以般若为导
,

正

见与般若的首要内容
,

便是正确的人生观
,

正确生活的智慧
。

由于佛教对人生观问题极度重视
,

全力

解决
,

更由于佛教圣者在古代东方特有的禅

观中观察宇宙人生
,

以禅的高度冷静清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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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意
,

及在禅定中被开发的超常智能
,

从全

字宙的广大视角和人自性最深潜能的层次上

观照宇宙人生
,

使他们得以超越人类理性认

识的局限
,

乃至超越科学的知识框架
,

直窥

宇宙人生的真面
,

在如实正觉宇宙人生实相

的深广智慧上
,

建立起圆满究竟的正觉人生

观
。

这种正觉人生观
,

不仅是佛教徒所必须

思察认同
,

而且对处于人生歧路徘徊中的现

代人来说
,

提供了一种值得瞩 目的人生观参

照体系
,

是步人人类文化公园时不可不光顾

欣赏的奇异景致
。

佛教的正觉人生观
,

大略可分为两大方

面
。

一
、

正视人生缺陷
,

把握人 生 根 本 问

题
,

以苦为师
,

发出离心
。

立身处世
,

应先如实认识自己
,

明白人

是怎样一种存在
,

人生的根本问题何在
。

这

须对人的心理结构及从人类全部文化活 动中

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拓展趋势进行深人分析
。

人生是什么 ? 从佛法看
,

人生是五蕴和合
、

因果相续的生命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段落
。

五

蕴者
,

一色蕴
,

主要指物质身体
,

这是一种

生物性
、

动物性的生命活动 过 程
,
二 受 蕴

(领纳苦乐 )
、

三想蕴 (想象思维 )
、

四行

蕴 (心识迁流
、

生的意志 )
、

五识蕴 (心识

本体 )
,

为心理
、

精神活动
。

受 想 行 识 四

蕴
,

高等动物亦未尝不具
,

只是 不 及 人 发

达
,

唯想行识三蕴中所具自我意识和理性认

识的能力
,

被认为人所独具
,

乃人 兽之间的

基本分界线
。

作为一种五蕴和合
、

或灵肉结

合的
“
萨唾

”
(梵语 sa t t va

,

意为有情
、

众

生 )
,

贪生畏死
、

避苦趋乐
,

大概可谓人乃

至动物普遍所具的最根本特性
。

质言之
,

属

于有情类的人
,

以有情识故
,

有好生
、

求乐

的本性
。

谁不承认这一点
,

他起码难以回答

为何不自杀
、

不自找苦吃的洁难
。

自我意识

明晰
、

理智发达的人类
,

其好生
、

求乐的需

求
,

较之动物
,

内容至为丰富
、

深细
。

就求

乐而言
,

人大概以需要满足而获得心理
、

精

神上的适意觉受为乐
,

或日幸福
。

人的需要

是多方面
、

多层次的
,

除马斯洛所说生理需

要
、

安全需要
、

归属和爱的需要
、

尊重需要

四层基本需要和高级的自我实现需要外
,

还

可举出求知的需要
、

求自由的需要等
,

这些

需要满足则得快乐
,

不得满足则 感畦 乏 不

安
。

愈为低层次的需要
,

其满足所带来的乐

愈是粗浅短暂
,

愈为高层次的需要
,

其满足

所带来的乐愈为深细持久
。

人品高低
,

大略

依其所迫求的需要满足之层次高低而定
。

不

论哪种需要之满足
,

总是以生— 活着
,

为

根本基础
。

一旦生命结束
,

便意味着乐或幸

福之终结
,

死
,

于是便成为对人生幸福的最

大威胁
。

因此
,

自古以来
,

人类便有战胜死

亡或永生的需求
,

这种需要常由宗教给予满

足
。

秦皇汉武
、

历代道教徒之企求长生不死
,

神教徒之向往死后灵魂升人 天 国 安享
“
永

恒净福
” ,

佛教徒追求常乐我净之涅架
,

都

是人类这种本性中最深或最高需要的反映
。

纵观人类文化发展之历史
,

可以发现人

类总体以不断追求幸福为趋向
。

在文化创造

者的生命力推动下
,

物质生活在不断提高
,

精神生活在不断丰富
,

科学技术 在 不 断 发

展
,

其旨归
,

无非在于提高人生幸福度
,

提

高人类自由度
,

这种发展
,

直指向未来
,

趋

向无限
,

表现出人类有一种追求无限觉知
、

无限自由
、

无限幸福的本性冲动
,

有一种从

有限直趋无限的趋向
。

这种直趋无限的向上

追求
,

在宗教宜扬的永生
、

永恒净福
、

涅桨

中
,

起码作了理想化的
,

抒情式的表达
。

宗

教信仰的存在
,

充分说明追求永生
、

永恒幸

福
,

是人本性深层的需求
。

然而
,

只要以稍为冷静的眼光审视人生

现实
,

便不难发现
,

人的本性需求与现实存

在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
:

人不但不能永生
,

不得绝对自由
,

而且生命短暂
,

必死无疑
,

束缚障碍极多 ,人不但不能常乐
,

而且有种种

痛苦
。

对这不容掩饰的现实之揭露和承认
,

数佛法四圣谛的苦圣谛说得最为系统深刻
。



卜 、

` 禅

.

、

晌 .

、

苦
,

可谓一切宗教的母胎
,

尤为佛教的出发

点
。

佛典讲人生诸苦
,

有内外二苦
、

八苦
、

三苦等说
。

内外二苦者
,

如 《 大智度论 》 卷

1 9谓外苦二种
: “

一者王者
、

胜己
、

恶贼
、

衡子
、

虎狼
、

蛇等逼害 , 二者风雨寒热雷电

筋雳等
。 ”

内苦亦二种
,

一身苦
,

二心苦
。

外苦身苦
,

实际亦为心苦
,

为一种心理
、

精

神上不适意的觉受
。

诸苦常被归纳为八苦
:

1
.

生苦
。

谓出生所受苦
。

《 法蕴足论 》

卷 6 说
,

有情生时
,

领纳摄受种 种 之 身 苦

事
、

心苦事
、

身心苦事
、

身热恼
、

心热恼
,

身撇烧
、

心燃烧等苦事故
,

说生为苦
。

人大

概不记得自己生有何苦
,

但试观婴儿堕地
,

报以哭声
,

即证明其所受必苦
。

降生之后
,

无力自立
,

诸事皆依估父母
,

不得自在
,

寒

热饥渴病痛
,

唯有哇哇一哭
。

不但自己苦
,

而且累及父母保姆等受尽养育之苦
。

出身
、

长相
、

身心素质
、

智商
、

所处时地环境等
,

由降生一事所决定者良多
,

不由自己选择
,

往往能决定终身命运
。

生来贫穷下贱
,

或盲

聋痴哑
,

其苦尤剧
。

《 金色王经 》 云 : “
何

苦最为重 ? 所谓贫穷苦
。 ”

2
。

老苦
。

衰老一事
,

尽人难免
。

白居 易

诗云
: “

公道世间唯白发
,

贵人头 上不 曾

饶
。 ”

老之至矣
,

生命衰竭
,

筋力不济
,

发

白面皱
,

齿落眼花
,

老态龙钟
,

颤颤巍巍
,

生活难于自理
,

思想精神亦僵化衰退
,

自感

为社会多余之人
,

晚景凄凉
,

有若 日 薄 西

山
,

气息奄奄
。

3
.

病苦
。

人身危脆
,

病魔易侵
。

终生无

病之人
,

世间罕见
,

道教称为
“ 人仙

” 。

疾

病无论大小
,

无不痛苦切身
,

不用说病疾沉

有
,

长期卧床不起
,

即便是头 痛牙 痛 等 小

病
,

也不好受
,

谚云
:

牙痛不是病
,

痛来要

人命
。

不仅病人 自苦
,

而且给亲人
、

看护者

造成痛苦
。

即使治疗有方
,

也难免服药
、

手

术
、

扎针
、

注射及卧床住院等痛苦
。

此苦乃

人最易体验者
,

不用笔者多饶舌
。

4
.

死苦
。

人死不仅意味着人生幸福之终

结
,

永诀所爱乐的亲人
、

事业
、

财 产 等 一

切
,

而且临死前多摧疾病
,

临终之际
,

据佛

典云有如生龟脱壳之苦
。

死后神识有无及去

向
,

未可 卜知
,

前路黑黑
,

岂不哀哉 ! 《 瑜

伽师地论 》 卷 61 谓死苦有五相
: “

一离别所

爱盛财宝故
,

二离别所爱盛朋友故
,

三离别

所爱盛眷属故
,

四离别所爱盛自身故
,

五于

命终时备受种种极重忧苦故
。 ”

5
.

爱别离苦
。

人是感情 动 物
,

社 会 动

物
,

以亲友恩爱为维持生命之 重 要 食 粮
。

《 大乘义章 》 卷 8云
: “ 依 《 涅梁 》 ,

以 多

恩义
,

故名为人
。

人中父子亲戚相怜
,

名多

恩义
。 ”

亲人团聚则乐
,

离别则苦
,

然亲属

朋友
,

生离死别
,

尽人难免
。

生别者
,

或为

战争
、

事务所逼迫
,

或男女之间情感破裂
,

令人肝肠 寸断
,

魂牵梦萦
。

死别之苦
,

更为

深重
。

谚云
:
男儿有泪不轻弹

,

只因未到伤

心处
。

父母归天
、

爱侣亡故
、

儿女夭折
、

良

友谢世
,

纵使铁石心肠
,

也不能不 痛 彻 肝

腑
,

苦泪涟涟 !

六
、

怨僧会苦
。

所爱之人不得不离别
,

不爱之人
,

如怨家仇敌
、

盗贼恶棍
、

阴险小

人
、

情敌
、

政敌
、

胜 己者等
,

却不容回避
,

不得不生活于 同一时空
,

乃至同一单位
、

家

庭
,

受其扰害
,

使人或苦恼不安
,

或嫉恨不

宁
。

七
、

所求不得苦
。

人生莫不有 种 种 需

要
、

追求
,

然求之不得
,

乃属常事
,

诸事顺

遂
、

终身幸运者
,

总不多见
。

考试落第
、

谋

职不得
、

求爱遭拒
、

生意蚀本
、

企业破产
、

比赛失败
、

失业
、

失恋等
,

无不使人优愁不

安
,

烦闷不快
,

甚至因此而痛不欲生
、

自寻

短 见者
,

亦大有其人
。

八
、

五阴炽盛苦
。

以上七 苦
,

归 根 结

蒂
,

皆为身心所受
,

亦终为身心的存在和活

动所致
,

或者说身心的活动本身便是苦之 渊

蔽
。

《 杂阿含经 》 云
: “

于人世界中
,

有阴

皆是苦
。 ”

尤其人之肉身
,

危脆不坚
,

多诸



污秽
,

又能草生种种能使人堕落
、

痛苦的下

劣欲望
,

实在是缺憾良多
,

岂为理想的生命

存在形式
。

《 法句经
·

安宁品 》 云
: “

天下

之苦
,

莫过有身
,

饥渴寒热
,

镇患惊怖
,

色

欲怨祸
,

皆由于身
。

夫身者
,

众苦之本
,

祸

患之元
。 ”

道家 《 老子 》 亦云
: “ 吾所以有

大患者
,

为吾有身
。 ”

身心生命力旺盛故
,

即使无七苦逼迫
,

心闲无事
,

也会自然竿生

无聊空虚寂寞等苦
。 、

《菩萨藏经 》 说一切众生为十苦逼迫
:

生
、

老
、

病
、

死
、

愁
、

怨
、

苦 受
、

忧
、

痛

恼
、

生死流转大苦
。

实际上
,

若细检点
,

人

生之苦
,

尚不止十种八种
,

各人有各人的苦

痛辛酸
,

苦酒千味
,

不可具述
,

然八苦或十

苦
,

则不论古今中外
,

贵贱 贤 愚
,

概 不 能

免
。

佛典中又分诸苦为三种
:
一苦苦

,

谓由

苦缘所生苦受
,

正受之时
;
二行苦

,

指一切

有为法迁流变灭所生之苦
;
三坏苦

,

指乐受

缘坏所生感伤追怀
、

失落寂寥等苦
。

人生诸苦中
,

死苦对活人来说似乎最淡

最远
,

其实最大最深
,

从有知之始便威胁着

人
。

一个堂堂汉子
,

天生丽质
,

怀有感情
、

意志
、

知识
、

理想
,

被认为万物之灵的活生

生的人
,

几十年苦乐匆忙
,

白驹过隙般在人

生舞台上表演了一番
,

还来不及反省回顾
,

便被死神逼迫
,

与秋虫同腐
,

草木同朽
,

岂

非可悲之事 ! 正如 《 庄子
·

齐 物 论 》 所 悲

叹 : “ 一受其成形
,

不亡以待尽
,

与物相刃

相靡
,

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
,

不亦悲乎 l

· ·

一茶然疲役而不知所归
,

可不哀邪 ! “ ·

…

其形化
,

其心与之然
,

可不谓大哀乎 ! ”
从

来的哲人智士
、

英雄豪杰
,

面对 死 亡 的 悲

剧
,

莫不感叹嘘啼
,

从而研讨抗 拒 死 亡 之

道
,

柏拉图甚至 称 哲学 为
“
研 究

`

死 的 学

问
” 。

近代美国心理学鼻祖威廉
·

詹姆斯称

死为潜伏于人各种幸福欢乐的虚 饰 之 后的
\

“
深藏的蛀虫

” 。

杰出的德国人类学家舍勒

( M
·

S h e l e r ) 认为
,

所有的人
,

无论他承认

与否
,

都必然对这
“
深藏的蛀虫

”
怀有某种

确定的直觉
。

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认为
,

在人面对危险时的不安全感
、

懦弱和压抑感

等后面
,

永远潜伏着对死亡的恐惧
,

其存在

经得起严密推敲
,

没有谁的意识深层不藏有

这种恐俱
。

存在主义者克尔恺郭尔
、

心理学

家弗洛姆
、

人类学家奥托
·

兰克及 E
·

贝克尔

等
,

都认为死亡恐惧是普遍存在的
,

它决定

了人的悖论本性和存在困境 , 人是生理性的

肉体与自我意识 (
“

符号性自我
”

) 的矛盾对

立统一体
,

这 一悖论是人真正永恒的本质
。

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E
·

贝克尔 ( 1 9 2 4 ~ 1 9 7 4)

在其 《 对抗死亡 》 中力论
:
人的这种悖论存

在
,

意味着人既是小小神抵
,

又是蛆虫 口中

食
,
既是具有神性的天使

,

又是排泄出臭秽

之物
、

终归腐朽消失的兽类
。

如此痛苦的二

元分裂
,

是人的精神所难以承受的
。

为了抗

拒死亡
,

人们拚命创造各种文化
,

建设
“
神

化工程
” ,

以 图从潜意识中抹去死亡的威胁

和无力战胜死亡的事实
。

达观哲学
、

神教信

仰
、

爱情
、

艺术
、

娱乐等
,

都具有弗洛伊德

所说
“
移情

” 手段的性质
,

是转 移 死 亡 恐

惧
、

对抗死亡的防御机制
。

实际上
,

对死亡

之事实而言
,

它们终归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自

我安慰
、

自我麻醉手段
,

具有精神鸦片的性

质
,

不可能从客观上令人真正摆 脱 死 亡 结

局
,

获得永生
。

这无疑是深彻人性之谈
,

与

佛法的生死观颇多共同点
。

的确
,

那种掩饰死亡痛苦的达观哲学
,

显然浪漫不实
。

如西哲伊壁鸿鲁说人未死时

死尚未到
,

易用怕死
,

及死到来时什么都不

知道了
,

有何苦痛 ? 若如其言
,

则 一 切 大

事
,

皆无须早作预备
,

而死时 什 么 也不知

道
,

纯属无根据之想象
,

经不起事实验证
。

如此对待死亡
,

实属自欺欺人
。

又如孔子谓
“
未知生

,

焉知死 ? ”
意在教人注重现前生

活
,

不必考虑力不可及的死亡之事
,

这也不

过是无力战胜死亡的妥协之词
。

儒家面对死

亡威胁
,

倡立德立言立行
,

以期身死而精神

思想不死
,

较卑者则求
“
雁过留声

,

人过留



名
” ,

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
,

但能

否共的死
.
ifl 不 亡

,

仍 大可 怀疑
。

思 想
、

精

神
、

德行
、

作品
,

纵使长留人间
,

亦须依别

人
、

人间社会而存
,

而别人
、

人间社会乃至

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
,

皆为无常之物
,

皮若

不存
,

毛将焉附 ; 庄子谓人死
“
反入于几

” ,

与
“ 万物一府

” ,

看来虽然达观
,

骨子里实

掩藏着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悲哀
。

至于常人出

于种类延续的动物性欲望
,

将不死的需求寄

托于子孙后代之紧衍不断者
,

更为思痴
。

子

孙后代
,

各有共独立人格
,

各有生死
,

纵使

能延续万代
,

也丝毫不能说明自牙战胜了死

亡
。

总之
,

无论怎祥以达观哲学白恩
,

用移

情手段遮掩
,

其实都是不敢正视死亡悲剧
,

不收真正解决死 亡问题以满足人本性求生求

乐欲望的表现
。

对于人这种万物之灵而 言
,

以如此态度对待人生根本问题
,

未免过于软

弱卑怯
,

未免过于白径白贱 !

佛教的态度则与此颇为不同
:

首先敢于

正视死等人生诸苦
,

毫不掩饰遮盖
,

而把人

生缺陷与根本问题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
,

认

清其可悲
,

然后研求根本解决之道
。

由佛法

观
,

人生固然以死为最大痛苦
,

然死依生而

有
,
有生必有死

,

欲解决死的问题
,

必先解

决生的间题
。

生死
,

于是被佛法突出为人生

的根本问题
,

强调
“
生死事大

” ,

人本性中

对涅架的需求与现夹生死之苦
,

乃娜么所揭

示的人生根本矛盾或人存在的悖论
。 “

了生

死
” ,

从而被佛法列为中心 课 题
。

此 所 谓
“ 了 ” ,

有两方面含义
:

一是了彻
,

谓穷彻

生死的因果
、

实质
,

掌握超生脱死之道 ; 二

是了结
,

谓永远结束
、

捎灭生死之苦
。

在佛

陀慧眼观来
,

人生之悲剧
,

不仪在于现前八

苦交攻
,

更在于死亡并非苦的终结
,

而是有

死还必有生
,

死后必为生前所造业力所缚
,

轮转于六道中
,

永无止息
,

若再生于人中倒

罢了
,
而人却极易堕入地狱

、

饿鬼
、

畜生三

恶道中
,

失去了再做人的资格
,

其苦痛较之

于人
,

更是不堪言喻
。

这种生死流转
,

是更

大的苦
。

佛法因此决志 了却生死流转
,

认为

生死流转的根本问题不解决
,

其它一切随生

l俪有的诸苦
,

即皮有可能通过移情 手 段 减

轻
,

终不可能消灭
,

生死不了
,

一切诸苦
,

会永远没完没 了
。

反之
,

生死若了
,

则 一切

皆了
。

犹如伐毒树
,

若断其根
,

枝叶永尽
,

若不断根而唯在枝叶上砍削
,

旋砍旋生
,

永

无除期
。

不把解决人生根本问越列 为 大 课

题
,

只知解决小问题
、

枝末问题以求妥协荀

安
,

舍本逐末
,

因小夫大
,

小问题也未必能

解决得好
。

若就人生之全面而言
,

佛法亦不否认人

生有乐
,

说人生基本上是
一

苦乐间半
。

无容否

认
,

人有极为丰富的乐趣
:

有饮 食另女之乐
、

天伦之乐
、

游戏娱乐之乐
、

工作劳动之乐
、

艺

术 )’ht 赏及艺术创作之乐
、

事业成功之乐
、

求

知学习之乐
、

道论修养之乐
· ·

一
,

其乐之丰

富深细
,

远非动物可及
。

但沸法认为这些乐

无不依一定的条件而生
,

名
“
非虽 财 所 生

乐
” 。

《 瑜伽师地论 》 卷 5谓世俗 的 非圣财

所生乐须依四缘而生
: “

一适悦资具
,

二滋

长资具
,

三清净资具
,

四任持资具
。 ”

既依

缘生
,

则其乐必然相 对
、

有 限
, “

不 遍 所

依
” 、 “

受用时有 边 有 尽
” ,

易
“
为他劫

夺
” 。

苦乐在生活中所占比重
,

因人囚时地

而异
,

据心理学家福楼格勒 ( F翔岁均 研究
,

当代酉方人平均一生喜乐占 50 肠
,

痛 苦 占

2 2纬
,

不苦不乐占2 8肠
。

有的 人苦 要 多 得

多
,

但苦纵极多
,

也总还有乐
。

佛学认为
,

若作深一层观奈
,

则非圣财所生乐
,

亦以苦

为实质
。

何以故了一切乐受皆依缘生
,

皆无

常变灭不 可常住
,

与人常乐的本性需求相违

故
,

此乐之当体
,

即 是
“
行 苦

” 。

《 杂 阿

含 》 4 3 7经载佛言
: “

我以一切行无 常 故
,

一切诸行变易法故
,

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
。 ”

诸受皆苦
,

被列为小乘四法印之首
。

无常故

苦
,

乃佛法苦谛之根本义趣
。

《长阿含
·

大

本缘经 》 云 : ”
因乐触故生 乐 受

,

若 乐 触

灭
,

受亦供灭
。 ”

乐缘既灭
,

乐亦随灭
,

必



生 “
坏苦

” 。

世间之乐
,

莫不如此
,

没有不

散的宴席
,

席散人空
,

乐极生 悲
,

倍 感 凄

凉
。

而且
,

沈整 个人生而言
,

有谁无苦? 苦 》

乐如形影不离
。

《 大般涅梁经 》 云
: “ 生死

之中
,

实有乐受
,

菩萨摩诃萨以苦乐性不相

舍离
,

是故说言一切皆苦
。 ”

依佛法真谛
,

人生之苦
,

_

更在于无我
。

所谓乐
,

以能受乐的主体自我为本
。

人所认

为的 自我
,

无非我的身心
、

个性等
,

由满足

此 “
我

” 之需要
,

乃生乐受
。

如饥渴时得甘

美饮食
,

便觉爽快
,

寂奥时遇知音
,

便觉悦

愉
。

然此听认能受乐之我
,

乃五蕴和集
,

假

名为我
,

而念念变易无常
,

无一常住真我受

苦乐
。

能受乐的主体既如此
,

所受之乐亦如

是
,

亦无常变灭
,

不属我有
,

非 即 是 我
。

《 长阿含
·

大本缘经 》 云
:

苦
、

乐
、

不苦不

乐三种受
,

皆
“
有为无常

,

从因缘生
,

尽法

灭法
,

为朽坏法
,

彼非我有
,

我非彼有
。 ”

又云
: “

若乐受是我者
,

乐受灭时
,

则有二

我
,

此则为过
。 ”

苦受亦如是
,

念念灭故非

常住真我
。

无论苦乐
,

皆非我而属 因缘故
,

不得自在真常
,

故实质是苦
。 《 大般涅粱经

·

一切大众问品 》 云
: “

一切属他
,

则名为

苦
。 ”

沸法盛淡人生诸 苦
,

唱 “ 有生 皆苦
” ,

乃至说乐亦是苦
,

从表面 上看来
,

似乎有否

定人生价值
、

悲观厌世之嫌
。

未能吃透佛法

真精神的西哲尼采
,

取佛法糟柏
,

说人最好

快点死去
,

以离开痛苦的尘世而归于寂灭
, ,

这实在是对佛法的片面曲解
,

正 是 佛 所 谓

“ 饮乳成毒
”
者

。

实则佛法力说苦
,

只是针

对世俗文化掩饰人生缺陷的破执之谈
,

旨在

发啧震聋
,

唤起世人对 人生现实
、

人生根本

问题的正视
,

有了正视
,

才谈得上解决
,

佛

法认为
,

苦
,

仅是对迷昧人生而言
,

若觉知

是苦
,

深观诸苦而发起超出 生 死 的
“
出 离

心
” ,

则人生诸苦
,

未必不是一件幸运事于
若无 苦纯乐

,

一如诸天
,

人便难 以 发 出离

心
;
若众生无苦

,

则菩萨难以兴慈运悲而发

尽度众生皆共成佛的菩提心
。

《 起世经 》 中

佛言
:

有三天使住于世间
,

即老
、

病
、

死
,

它们应看做天神为警策世人发心求道
、

升华

生命而派来的使者
,

应奉为师 长
。

就 此 而

言
,

人生诸苦
,

只要换一个正觉态度
,

便变

成 了珍贵之物
,

成为培养菩提觉花的肥料
。

对真正学佛者来说
,

人生无苦
,

反为缺憾
,

元代妙叶大师
“
十大碍行

”
即云

: “
念身不

求无病
,

身无病则贪欲乃生
,

贪欲生必破戒

败道
” ; “

处世不求无难
,

世无难则骄奢必

起
。 ” 以病苦为良药

,

以患难为解脱
,

这才

是佛弟子对待苦难的精神
。

日本佛教史家木

村泰贤 《大乘佛教思想论 》 说
: “

苦对于我

们成为征服的对象时
,

便发挥其伟大的道德

价值
。

反之
,

任己被苦征服
,

人生便可谓无

价值的存在
,

这即是佛教的根本精神
。 ”

当

然
,

欲征服苦
,

必先承认
、

正视苦
,

若连承

认都不 议
,

谈何征服了 而且
,

佛法说苦
,

乃

证得涅梁之乐的圣者从其大悲心中观照世人

而说
,

言人生苦
,

是与涅桨真常之乐相比较

而言
。

何况说苦只是佛法俗谛之一面
,

若从

另一面真谛观来
,

苦生灭无常
、

无 自实 体

故
,

当体是空
。

《 摩诃般 若 经 》 卷 1 云
:

“
知苦不生

,

是名苦谛
。 ”

知无苦可灭
,

才

是苦谛的究竟实义
。

真正学佛人
,

纵然身受

众苦
,

乃至为济度众生而主动受苦
,

因见证

苦性本空故
,

亦甘之如怡
,

不改其常乐
。

纵

死期到来
,

因 自见去处故
,

亦视死如归
,

毫

无畏俱
。

达较世间英雄豪杰之壮烈而死
,

更

为洒脱 自在
。


